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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書名的鸝譚*

思果

耶穌會的棟論緒神艾是我們知道的著名黨學家、史嘉興安裝，他薯的 The GJory and 

FaJJ of the Ming Dynasty 荒種程價值的書。我讀完以後發見書要是喪事島的中交事全沒

有譯出書名，一律背譯，甚至極容學譯的也是一樣。不攝毒藥引用的中文都擇了能

絮，譯文種其高興。他為甚靡不譯鑄名呢?我只龍獨棚，漢嘉興家都用音譯，關神女本

過是臨俗罷了。等我讀了別的英文薯，看了襄醋覺到的中文書譯名也是這樣音譯的，

我的想法就有了證騁。

我查了些畫意名，終於瞬白不翻譯種名是有理由的。這件事llZ.:方痛不討好。不管譯

者有多高興，也辦本封。當然可t).諱，本通譯指東絕不能表i囊摩女的含麓，得寫篇妞

文來解釋才行。就如清末時智善這糙的〈譽教堂至全書);i亨、歷譯呢?原來「賽在黨j有段故

事，俞樹在庚成學體嘗試，覆試一等第…名，詩輯是f增體接關落花去J '他的當句是

「花落春仍在J 0 曾聽講看了，大為黨擒，說諒薄花闊無衰蠟章，和小宋落花詩意扭

頭，要鴨卷的諸公給他第一名。後來會繼就把皇己的書室各為春在堂，會也賠了

各 o IJ、宋楚宋朝的宋部。宋部和他的著哥宋萍同舉進士，所以科門、東J '哥哥ruti大

束J 0 他的落花詩很出名，是南首七律。與譯琴手在裳，就聽捏造些事全交代血來。中

餾讀攝入全知道道些事，問以一君說明白，英文的讀者靜不知道，得告訴飽{門。

如果只有一本當名，譯者當然可以扭住，可是陳綽艾遊本權里提到的中國還要有幾

百本，如果都這樣注語來，此書聽多，讀者本必議書，讀注就讓厭了。也接嘗一個譯

者能拒讀聽多時問五位考證'寫幾吉克拉蠹名的注。

議訴書名的投很有趣，可是讓明朝朱閣輔的〈湧幢小品〉雷鳴的故毒草就索然無味

了。他寫了別人本蟬，自日寫了篇文葷來解釋。聽來他造了個木頭六角亭子，像個百

I閱(石到碑碼) ，可擇地問移，隨意龍張，忽如鑽出。他自己在亭子饗讀嚼，寫文葦，

所t).f!l}這餾書名。這樣一緝毒名幾罷竿怎廢譯得出來呢?

不是個個作家都肯告訴讀者飽的書名是怎樣鶴的。諱:得花許多工夫表研究，查評

*本文愿為英文“ On Translation of Book Titles .. ，係 1991 年 10 月 29 日作哥哥在 Asi鞋.Pacific Confer. 

ence on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ng: Bridging East and West 踩上所講，血本人譯為中艾，都分
內容係救中文需要藍藍寫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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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來對不對還不知道。有時聽聽請教學問淵博的人。 :值得這樣費事

嗎?

很多中國書名和人名一樣，有興妝，也許引了古詩文。所以釋清楚唯一的辦法。

審名是唯一可以完全不顧原文，關樹鵲譯的。唯其組此，更加賽小心。譯得不好

木棍和原霉的角容不舍，也把讀者引入述途。林好把弦更蹋的 David Copperfield 譯

作〈嘴角餘是述〉鼓不舍。不錯，己主人余是懿兒，不過賽中誤的是全人合一生，不謹僅

是龍的棒荐。簿東華譯 Margaret Mitchell 寫的 Gone with the Wind 鐘〈聽) ，要不

聽薯，覺得明明可以譯為〈是在〉。

Thomas Hardy 的 Far from the Madding Growd 是由 Thomas Gray 的一首詩

" Elegy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"聽一句引來的，凡是研究過英關文學的，一看就

知支援，譯者譯書名要注出出攏。不過 Max Beerbohm 嚴後一本散文集 And Even 

Now • 藩看很簡單，函叮I是喜襲雙闊的蔥患要看了這本醬才能購到。書襄有簫丈量葷露"A

E設之e社lic

what, but for hi血， 1 might be even "now! "這句話和發書名的轉館還要看作者的

(總不吽序，吽 Note '很起) ，才能明白。他說，“ perhaps a book of essays 

ought to seem as if it h叫 been written a few days before publication. "我猜他的意

:這本書裹的文章雖然是過對十年間寫的，現在讀來聽競新鮮。所以譯書名的入

學巷子頗有這本書，要讀了護本著鐘才懂得書名的意思，否則縛出來齒不對。

技鷺顯克鑽吏(見 Sienkiewicz， 18是6 - 1916 )的 Quo Vadis ll.I}人以為是 Vul­

伊te (拉了文通行本) (娶經〉饗〈給翰福音) 16牽5節引來的(至是 Oxford Dictíonary 

of Quotatíons 可以知黨)。其實不是。這本小說最束了作者寫宗接結多議(本譯復得}

化裝逃血躍罵，蓋不帶膜，自娥的時聽磁割主耶躲進娥，飽問耶穌， r主， f車往哪善黨

? J ( Quo Vadis 的意思就是f你往哪襄去? J)耶穌的答說: r我到羅馬去給釘十字

幣。 J伯多綠見到主的顯現，明湖了，就回羅馬，離備致命。擺段故事不在〈學經〉的

( canon )里，卻在經外醫(叩ocrypha ) Acts of Peter ( (伯多雄行述})賽。

比較少人讀的書。聽克歡女議本小說的末了是，“ Quo Vad泊， Domine ?" ( r主， f器

設曬襲去 ?J按這一句瓏可以在新寂的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襄查對。)

英盟譯者碰到法、態台等議名，不用譯，熊、寫東文敷衍了。只有完全不闊的外女郎

中文或間東IJ伯文的書名，才聽誨，或者音譯。讀者不權法文、德文，不能想譯者吾先

幟，可是中文或阿刺伯文的發譯文怎麼樣呢?譯道些體名等於換泰山以超北海。

，辦不到就是辦不到。

譯書名的事談起來話裊，本文只能說明翻譯工作有接備現象。如果把書名見

得像譯名，不理會原文，萃受這餾岳由，就要特別小心 α 租司昆觀譯工作需要很多海

。




